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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音乐家冼星海

发布时间：2008-01-16 16:03:29

  冼星海与音乐的民族精神研讨会论文7 

  “为人民的音乐家冼星海同志致哀”——毛泽东 

  [内容提要] 冼星海是一位音乐创作丰富的作曲家, 一位作品风格充盈的音乐家, 一位具有学术思想的音
乐理论家。他的音乐作品数量丰厚、体裁多样、题材广泛，且时代风格凸现， 

  民族风格鲜亮，艺术风格显露。他既是一位具有强烈爱国情操的创作者，也是一位勤于理论思考的作曲
家，还是一位站在时代前沿的音乐理论家。他无愧于毛泽东同志谓之的“人民的音乐家”的称号。 

  [关键词] 人民 音乐家 冼星海 

  我国著名音乐家冼星海（1905—1945）诞辰100周年之际，回顾他的创作、他的思想、他的为人，我们不
能不想到毛泽东同志在冼星海逝世时题写的挽联：“为人民的音乐家冼星海同志致哀” 。作为人民的音乐
家，冼星海短暂的一生为人民大众创作了极为丰富的音乐作品，留下了数量众多的著述。在这些音乐作品中，
有很多在思想性、技术性、创新性等各方面都具有较高水准，有些作品时至今日，经过历史的检验，已然成为
不朽的传世之作。 

  一、冼星海是一位音乐创作丰富的作曲家 

  冼星海短暂的一生，按照作曲家自己的划分，其创作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在巴黎写（属初期作品，尝试的创作） 

  第二时期：在上海写（第二时期的尝试创作） 

  第三时期：在延安写（第三时期的尝试创作）（注1） 

  仅以《冼星海全集》收录的作品为限，便显示出作曲家音乐作品的数量之丰厚，体裁之多样，题材之广
泛，这些是同时代中国作曲家所无法相比的。 

  1、作品数量丰厚 

  ①大型交响音乐作品2部： 

  《第一交响曲（民族解放）》， 《第二交响曲（神圣之战）》（注2） 

  ②管弦乐作品7部： 

  第一组曲《后方》， 第二组曲《牧马词》 

  第三组曲《敕勒歌》， 第四组曲《满江红》 

  交响诗《阿曼盖尔达》， 管弦乐《中国狂想曲》、《谐谑曲》（未完成）（注3） 

  ③室内乐作品3部： 



  小提琴与钢琴《卡兹尔·比戴》、《d小调奏鸣曲》 

  钢琴曲《哈萨克舞曲三首》 

  ④戏剧音乐作品3部： 

  歌剧《军民进行曲》，歌剧《滏阳河》（未完成），歌舞活报剧《三八》（注4） 

  ⑤大型声乐作品5部： 

  《黄河大合唱》， 《生产大合唱》， 《九一八大合唱》， 《牺盟大合唱》， 

  声乐套曲《斗争就有胜利》（又名《东北之歌》）（未完成）（注5） 

  ⑥声乐作品192首： 

  齐唱歌曲95首，重唱、合唱歌曲43首，独唱歌曲54首。 

  这些收录于《冼星海全集》的作品，尚不是作曲家作品的全部，作曲家在法国留学期间的室内乐作品
《风》（女高音、降B调单簧管、钢琴），歌曲《游子吟》（女声三部伴唱、男声独唱、大提琴和钢琴伴
奏），话剧《大雷雨》全部插曲，以及作曲家在自述中所论及的许多作品，由于原稿未找到，故未能列入。 

  仅从这些作品的数量看，便知作曲家的创作精力是多么旺盛和高昂，所投入的劳动是多么巨大。 

  2、作品体裁多样 

  在这些作品中，作曲家几乎涉猎了当时欧洲音乐中的大多数重要体裁，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运用之。 

  交响套曲、交响诗、奏鸣曲、组曲、舞曲、歌剧、歌舞活报剧、康塔塔（大型多乐章合唱作品），还有许
多结构短小、歌词和旋律以及伴奏声部都非常精美的艺术歌曲。这些在冼星海的音乐作品中都可以见到。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黄河大合唱》这部欧洲音乐语言称之为康塔塔的多乐章的大型声乐套曲中，不仅
采用了康塔塔的所有形式：咏叹调、宣叙调、二重唱、合唱，而且还创造性地为词作家光未然写的大气磅礴、
激情满怀的歌词谱写了一段作曲家称之为“朗诵歌曲”的《黄河之水天上来》，这段歌曲既不同于传统的咏叹
调、宣叙调，也不同于德国“新维也纳乐派”的无调性的、介乎于说话与歌唱之间的“诵唱”（Sprech 
gesung）方式的演唱。可以说，他完全是中国式的，是中国风格的“咏唱”。 

  3、作品题材广泛 

  在《冼星海全集》收录的全部音乐作品中，题材可谓广而之之。从这个侧面，我们显见了作曲家作品中丰
富的生活内涵，尤其那些大型音乐作品几乎都与现实生活紧密相连，有着广阔的生活背景。除了人们熟悉的
《黄河大合唱》，作曲家还在《创作杂记》中记录了他诸多的感想。 

  对《第一组曲（后方）》，作曲家这样写道：“这曲还没有完成时，德国法西斯在六月二十二日侵入苏联
边境。我非常愤恨德国法西斯的侵略，因此更用心写含意反对德法西斯，虽然标题为中国组曲，但是这是反法
西斯的组曲。”（注6） 

  作曲家对《第二组曲（牧马词）》这样写道：“我为什么写呢？因为我每天都忘记不了要动笔写曲，在这
个时候，我换了另一环境到了乌兰巴托，我呼吸着这里的空气，我曾不停留地朝夕散步，看见太阳、月亮和繁
星、太空……这里的远山连绵，林木清秀，……又听到每天早晨的飞鸟歌唱，牛羊遍野，在此使我想念到祖国
和世界之大，自己的渺小和正漂流着客途的心情；我也曾天天在休息时间内望着天上的流云和晴空……这样就
使我动了笔写了!我连续地写了六个星期。”（注7） 

  从这些杂记片断中，我们看到生活对冼星海多么重要，他那些广泛的作品题材主要来源于对生活的感悟。 

  而那些古诗词歌曲，也映射出作曲家对生命的感受。 

  在作曲家将《别情》、《竹枝词》（一）、《杨柳枝词》、《忆秦娥》等四首歌曲合编的《古诗别情》歌
集手稿首页，作曲家写道：“借以纪念失陷了的广州、江南江北和其它的失地。我怀念着祖国如同怀念恋人一
样，我们总有一日打退了敌人，回到我们的故乡。”（注8） 

  冼星海的救亡歌曲在他的创作中占有重要位置，他这类作品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强烈的时代气息，之所
以这样不遗余力地创作大量救亡歌曲，冼星海认为：“中华民族在现今的处境，正是一个谋解放的挣扎期间。
救亡歌曲正是为了需要而产生的时代性的艺术，是负有建设大众国际责任的，它的呼声愈强大，影响也就愈
大；换言之，它就是我们民族的唯一精神安慰者，更可以说是我们的国魂。所以一个被压迫的民族缺少不了救



亡的歌咏。”（注9） 

  冼星海作品涉猎的题材既有现实的，也有借古说今的，既有讴歌抗日英雄的，也有宣传反战精神的，既有
妇女们唱的，也有专为儿童写的。他的那些不同题材的音乐作品集中表现了一个思想主题，那就是讴歌祖国和
人民，鞭鞑法西斯和战争。其题材的广泛性在同时代中国作曲家中是首屈一指的。 

  二、冼星海是一位作品风格充盈的音乐家 

  冼星海的音乐作品，有着强烈的时代风格，鲜亮的民族风格和显露个性的技术风格。这些风格构成了作曲
家那些成功作品的独特魅力，使它们流传至今。 

  1、时代风格凸现. 

  冼星海音乐作品的时代风格，是伴随着作曲家投身于那个时代的洪流中逐渐显现出来的，是伴随着作曲家
思想的逐渐成熟而凸现出来的。正像冼星海说的：“在巴黎七年，亲自感受过劳动的生活，并参加过国际的工
党会议，当时思想突变，坚决同情共产党。回国后，参加救亡运动，提倡大众化歌咏，鼓吹民族解放的伟大战
争，使歌咏运动能够配合现在的抗日、反侵略、反汉奸的政治趋向，来完成民族解放，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任
务。”（注10） 

  作曲家那些成功的作品，生动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中华民族精神以及人民的生活，也是作曲家亲身经历的
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具有强烈的时代感。 

  冼星海在巴黎时，常常在失业与饥饿中，而且求助无门，他十分渴望学习，然而学习的时间又很少，为了
糊口，不得不去做那些临时的工作，这让他疲于奔命。然而这并没有动摇他学习的决心，因为还有祖国的消息
和对祖国的怀念也在催促着他去努力学习。在这种情况下，当他进入法国巴黎音乐院后，由感而发写了第一部
较为成功的室内乐作品《风》，以后又陆续写了《游子吟》、《中国古诗》等作品，表达了对祖国的思念。 

  回国后，作曲家将他学到的知识用在为祖国而战的斗争中，他为左翼文艺界工作，为此而配曲、配音、教
唱，接近学生，尤喜欢接近工人、农民，这为他作品的时代风格沉留了积淀。当冼星海进入延安后，新的环境
为他的作品更刻留了鲜明的时代印痕。每当人们演奏、演唱冼星海的作品、聆听他的音乐，那凸现的时代风格
就会首先印入人们的脑中。正像美国一位著名作曲家说的：“每个作曲家都受到他的时代、地域及他的听众的
需要的限制。……他们写作的音乐跟其它任何种类的创造艺术一样，是根据他的生活经验而写的，因此显示了
他的音乐所产生的时代的美学思想。”（注11） 

  2、民族风格鲜亮 

  冼星海音乐作品的民族风格是与中华民族的时代精神一起鲜活起来的。作曲家对民族音乐的认识，时至今
日对我们仍有启示作用，他认为：“‘民歌不一定是伟大的音乐，却一定是人情的音乐。’我们是人民，不能
脱离民族、国家的关系，也不能脱离阶级、党派立场。所谓人民，也是有他的国际性的，不是狭小的。我们研
究民歌的出发点，必须着眼于民族，因为民歌是人民的歌。”（注12）正是这种美学思想，使冼星海的作品充
溢着民族的情结。 

  作曲家在作品中尽量避免标签式的图解民歌，而是将民族音乐的精髓融于其内。著名的《黄河大合唱》之
《河边对口曲》，其脱胎于陕北和山西民歌的歌曲旋律朴实无华，与歌词结合紧密，唱来朗朗上口，这几乎口
语化的音调显现出浓郁的乡土气息。其间，作曲家充分利用调式上的变化，形成色彩鲜明的调式对比，栩栩如
生地塑造了有血有肉的人民形象。??  

  《生产大合唱》中的著名唱段《二月里来》，按照作曲家的话说：“是一个江南风味很重的曲子”，（注
13）尽管当时陕北的老乡未必能完全接受，但对作曲家讲，这种“以民间音乐作基础，参考西洋音乐进步成
果，创造一个新的中国音乐形式，”（注14）毕竟是他不断追求的。这首充满浓郁民族风情的歌曲，现在已成
为音乐会上的经典曲目了。 

  对民族风格问题，冼星海这样认为：“我还是坚持这样的作风，这就是吸取欧美进步技巧，利用中国固有
喜见乐闻的旋律，用简单和声配以中国和西洋乐器，尤其多用打击乐器，使作品本身成为大众化、民族化、艺
术化的统一艺术。”（注15）这一观点，作曲家在不同场合曾提到过多次，在这种创作思想指导下，冼星海创
作了许多富有民族风格的各类作品。 

  《黄河大合唱》、《生产大合唱》、《九一八大合唱》、《牺盟大合唱》、《三八》、《军民进行曲》、
《中国狂想曲》、以及四部组曲、二部交响曲，这些大型作品的民族特征是显而易见的。在各类歌曲中，民族
风格特别表现在作曲家的那些电影、戏剧配乐以及为古诗词谱曲的作品中，即便在一些群众性的救亡歌曲中，
在那些充满了力量性的西洋大调式的歌曲旋律里，我们也会感受到民族风格的韵味。 

  3、艺术风格显露 

  当我们认知冼星海的音乐风格时，可以看到，作曲家那些成功的作品，都体现了他对作曲技术风格上的一
种追求，以及作曲家从心底里感叹的欧洲作曲技法要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心声。在作曲家三个时期的创作



中，如果说第一时期的作品是对欧洲作曲技术的一种模仿，充满了理性，按照作曲家的话讲：“在巴黎的作
品，只不过是印象派的作风和带上中国的风味罢了。”（注16）第二时期的作品是对大众音乐文化的一种宣
扬，感性多于理性，激情占主导的话，那么作曲家第三时期的作品则趋于上述两者的结合，在作曲技术层面显
得更为成熟，不仅有感情的宣泄，更有理智的思考，作曲家的几乎所有大型作品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 

  对第三时期的创作，特别是为什么要写大型音乐作品，如何写好大型音乐作品，作曲家在《我怎样写“黄
河”》一文中，有一段真情的表白：“过去的救亡歌曲虽然发生很大效果和得到广大群众的爱护，但不久又为
群众所唾弃。因此，‘量’与‘质’的不平衡，就使很多歌曲在短期间消灭或全失效用。”（注17）作曲家的
这一认识，对他后来创作大型音乐作品，尤其在大众化、民族化、艺术化方面的相互照应，有了更成熟的思想
基础。 

  在冼星海的多声音乐作品中，人们从中可以看到十分丰富的欧洲和声语言的表露。 

  在《追悼歌》（田汉词）、《救国军歌》（塞克词）中，运用主调织体，采用平行声部，使单一的旋律成
为旋律声部层，有着加厚音层的意义。 

  在《太行山上》（桂涛声词）、《到敌人后方去》（赵启海词）、《军民进行曲》（天蓝词）中，在主调
织体中，运用了交叉声部形式，形成“意外假交错”，它具有复调的初级特征，显露出某些“线性和声”思维
的端倪，它使音乐产生了强烈的戏剧效果，使音色富于变化。 

  在《青年进行曲》（田汉词）、《战歌》（俯拾词）中，可以见到填充式的复调写作手法的运用，这种在
乐句句尾的长音延长时，另一声部出现填充性的旋律的手法，加强了音乐的流动感，减少了停顿性。 

  在《搬夫曲》（雪松词）、《顶硬上》（黄苏英词）、《黄河大合唱》之《黄河船夫曲》中，两个声部间
的一问一答，彼此的呼应，无疑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它具有劳动号子般的力量，完全是劳动节奏的艺术提
炼。 

  在《挺进先遣队》（震之词）、《满洲囚徒进行曲》（塞克词）、《黄河大合唱》之《河边对口曲》、
《怒吼吧！黄河》中，人们可以尽情领略对比复调的魅力。节奏上的对比，曲调线的交错，使音乐此起彼伏。
尤值得一提的是，在《河边对口曲》的结尾，作曲家将两个相同调式不同宫音的曲调纵向结合在一起，让人们
感受到两个主题纵向交织所形成的调性并置的对比复调所带来的双调性的色彩对比，这个双调性对比，看似简
单，实则颇具用心——简中见繁。 

  在《茫茫的西伯利亚》（田汉词）、《打江山》（塞克词）、《赞美新中国》（光未然词）、《黄河大合
唱》之《保卫黄河》、《怒吼吧！黄河》中，严格模仿、自由模仿的复调手法更是运用得十分恰当。《打江
山》和《保卫黄河》都是十分成功的四部卡农曲（轮唱歌曲），音乐的冲力、动感不言而喻。而自由模仿所带
来的情感上的剧烈起伏，对阐释作品的主题意义帮助极大，尤以《怒吼吧！黄河》为最。复调技巧的运用，表
现出作曲家严谨的逻辑性和整体性，使作品有了更强的艺术感染力，达到了大众化、民族化、艺术化的统一。 

  《疍民歌》（又称《渔民歌》）是作曲家十分成功的中西结合的作品。作曲家在《创作杂记》中这样写
道：“《疍民歌》是描写广州的疍民，是一首抒情曲，女声独唱，钢琴和管弦乐伴奏，作风是在中国从来没有
听过的，作曲家阿夫夏洛穆夫说：‘这是我的作风’，他很爱这曲。伴奏是水声，风声，令人呼吸到广州珠江
的气息，……”（注18）歌曲中，男声独唱的音乐主题是地道的五声音阶旋律，钢琴伴奏的和声也是五声性
的，但是女声伴唱却采用了平行三度半音级进的形态，这种朦胧的意境，不禁让人想到了法国印象主义的音乐
色彩。主题与伴唱之间的这类色彩对比，在《顶硬上》、《拉犁歌》（吴永刚词）、《偷袭》（侯唯动词）中
均有不同的表现。 

  当人们从欧洲和声语言的视角观察上述作曲家的作品时，很容易发现，这些欧洲传统的和声手法在冼星海
的笔下已融进了中国民族的韵律。《在太行山上》浓郁的欧洲小调色彩中，融进了中国五声性的旋律走向；
《河边对口曲》主题完全是中国民间的；《保卫黄河》在采用典型的欧洲大调音阶骨干音时，却将大三度的走
向转为下行小六度，有着典型的河北、山西民歌音调的旋法特征，具有浓烈的民族气韵，歌曲在极富民族特征
的同时，又有着巨大的冲击气势。民族音乐的旋法使欧洲的和声风格变得弱化。除此而外，作曲家还十分注意
用简单的手法表现欧洲复杂的和声技术，使作品宜于为大众所接受。 

  冼星海正是通过具体的实实在在的技术手段，来表现他的艺术风格的，他作品的时代风格、民族风格是物
化在他的技术风格中的，形成了他的艺术风格。在以作曲技术手段为载体表现个人风格特点的同时，表现出了
作品的时代风格和民族风格。冼星海很早便有了“伟大的思想应该有的，同时要有伟大的实行。做一个真伟大
的人，不是做一个像伟大的人，所以学音乐的人的思想，不要空想，还要实行。”（注19）的理想，他的一生
实践了他的理想。 

  三、冼星海是一位具有学术思想的音乐理论家 

  冼星海不仅音乐创作甚丰，其理论思想也十分活跃，可称的上是一位著作等身的音乐理论家。 

  1、一位具有强烈爱国情操的创作者 



  每一位作曲家在他的作品中都有着某种情结，冼星海的创作情结，最重要的就是爱国，在作曲家的音乐作
品中，几乎所有体裁、题材的音乐都与祖国有联系。 

  冼星海第一时期的作品，不论是器乐还是声乐作品，都满含着对祖国的思恋，这是一个海外游子的乡愁。
这固然与作曲家贫困的生活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作曲家对祖国的关注，对祖国的赤诚之心。冼星海曾回忆道：
“我那时是个工人，我参加了‘国际工会’。工会里常放映些关于祖国的新闻片和照片。我从上面看到了祖国
的大水灾，看到了流离失所、饥饿死亡的同胞；看到了黄包车（人力车）和其他劳苦工人的生活；看到了国共
分裂的大屠杀……这些情形，更加深了我的思念、隐忧、焦急。我把我对于祖国的那些感触用音乐写下来，像
我把生活中的痛楚用音乐写下来一样。”（注20） 

  当作曲家回到祖国，看到当时祖国的现状，看到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他的爱国情感被大大激发了，生活
给作曲家新的创作力量。他回忆说：“尤其觉得高兴的，是我的作品那时已找到了一条路，吸收被压迫人们的
感情。对于如何用我的力量挽救祖国危亡的问题，是有把握了。我的作品已前进了一步。我的写作和实践初步
地联系起来了。”（注21） 

  当冼星海来到延安后，他的爱国热情在新环境影响下，又一次迸发出来，此后写作的音乐作品都散发着浓
浓的爱国情，成为一位具有革命情操的音乐家。他的创作将祖国和人民放在了首位，他呼唤着：“让我们在抗
战艰苦过程中来锻炼我们的新音乐吧！让我们更自由地歌唱新中国吧！”（注22） 

  2、一位勤于理论思考的作曲家 

  从冼星海大量的文章中，人们看到他是一位勤于理论思考的作曲家。冼星海于1940年后写下的大量创作杂
记，记录下了他的创作思想、创作手法、创作目的，这为人们认识冼星海，认识他的作品提供了重要的背景资
料。 

  对于作曲家的许多作品，特别是那些大型音乐作品，人们都可以从他的文章中找到与此相关的理论思考或
反思，作曲家经常实事求是地检讨自己的作品，从中找出差距，这种理论思考，时至今日仍是我们的学习榜
样。 

  关于《生产大合唱》，冼星海这样认为：“这还没有发挥我最高度的技巧和创作水准。”（注23）并在延
安一次对《生产大合唱》的座谈会上坦诚地说：“《拉犁歌》是《壮志凌云》的插曲，这曲多少是受到它的影
响，也许你们早就感觉到。我很同意有些同志给我的批评，说这曲太沉痛不能表现我们今天为了祖国解放而开
荒的愉快情绪。这一点我先前确实忽略过去了。”（注24） 

  在作曲家关于二部交响曲的创作杂记中，冼星海不仅详细论述了作品的精神内涵，主题内容，甚至更详尽
地说明了作曲手法，及至细致到总谱的标号。四首组曲亦同样。这让人们了解了作曲家的深层思考，也对理解
作品提供了极大方便。 

  3、一位站在时代前沿的音乐理论家 

  冼星海不仅是一位杰出的作曲家，也是一位站在时代前沿的音乐理论家，他对中国新音乐运动发展的看
法，对当时边区音乐运动的卓见，都显示出他作为音乐理论家的学术修养。 

  令人钦佩的是，在当时延安学习音乐的条件极为艰苦情况下，他编写了《民歌研究》讲稿，作曲家从中国
民歌的历史讲到现在，从《诗经》、《楚词》讲到中国戏曲，从民歌的特性讲到怎样研究民歌。还从中世纪欧
洲音乐讲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晚期浪漫主义、印象主义音乐。知识涵量之大，论述范围之广，都足已说明
当时冼星海的音乐理论根基之扎实。在当时中国音乐界，特别在陕甘宁边区文艺界当之无愧是优秀的。 

  冼星海的学术思想还表现在他对同时代人的评价方面，他常常是站在理论的高度来阐示自己的观点，这些
评价，今天看来仍表现出了它的客观性、务实性和学术性。 

  在对聂耳的评价中，他用直截了当的语言驳斥了一些人对聂耳的不实言论：“许多人说他欠缺修养和音乐
上的最高技巧，这并不是全对的，由他的努力与实生活及创作的成绩而论，已超过许多所谓音乐大师或什么
‘作曲家’之流。正因为他觉得自己不够，他在虚心和努力学习里，已在无形中超过许许多多的有名无实的
‘音乐大师’！”（注25）并认为：“聂耳，他产生在中国音运一个沉默的时代，也是中华民族处在一个灾难
严重的关头。但他冲破了这大革命时代前夜的沉默。”（注26） 

  在对张曙的评价中，冼星海认为：“他有两点特长，而且是模范，值得我们敬佩！1、始终为中国新兴音
乐努力。2、喜欢创作。根据这两点，他的确给中国新兴音乐做了不少工作。在抗战中我们需要向他一样的成
千成万的‘大众歌手’去奠定中国新音乐的基础。”（注27） 

  冼星海还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发展中做出贡献的音乐家，作了恰如其分的评论，如黎锦晖、赵元任、黄自、
吕骥、沙梅、贺绿汀、马思聪、吴伯超、赵梅伯、郑志声、王光祈、萧友梅、任光、陈洪、缪天瑞、赵沨、马
可、李焕之、向隅、张寒晖、周巍峙、何安东……，等等，这些评论今天看来，仍然是客观和中肯的。 

  作为一个音乐理论家，冼星海还对音乐教育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学术主张，他认为：“首先要加强理论修



养，尤其是马列主义艺术理论的修养。”——这是思想政治层面的要求；“其次要加强技巧的锻炼，利用完整
的技巧，发扬和实现音乐的理论基础。”——这是技术技巧层面的要求；“再其次我们要从理论和技巧的基础
去创作，大量的去创作以适应大众的需要。”——这是音乐创作层面的要求；“最后我们要利用歌咏的宣传力
量，在抗战期中发扬高度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激发全国同胞的爱国热忱。”——这是艺术实践层面的要
求；（注28）这四点，与当前我们的音乐教育主张几乎一致：思想政治过硬——技术基本功扎实——创造思维
活跃——艺术实践丰富。不但如此，冼星海还强调了建立新的音乐理论的重要性：“我们的任务还需要建立新
兴音乐的理论与完整的技巧，使这优良的革命音乐传统能够发扬下去。”（注29） 

  这些理论阐述，是冼星海作为一个音乐理论家的学术身份的写照。我们不应该忽视冼星海作为一个音乐理
论家的学术地位。 

  作为音乐家，冼星海是我们的骄傲，他一生贡献给了祖国和人民，他那些数量众多的音乐作品，他那些浸
满学术思想的理论著述，是我们弥足珍贵的文化财富。冼星海是属于人民的，他的一生证明，他无愧是“人民
的音乐家”。 

  注释： 

  （注一） 参见《冼星海全集》第一卷 第383页。 

  《冼星海全集》共10卷?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89年9月——1990年12月第一版 

  （注2） 这两部交响曲均附有上海交响乐团的演出本。  

  （注3） 第一组曲《后方》、第四组曲《满江红》均附有上海交响乐团演出本。 

  （注4） 歌剧《军民进行曲》附有中央歌剧院演出本。 

  （注5） 《黄河大合唱》共有四个版本：延安初稿，苏联重新修订稿，上海乐团演出本，中央乐团演出
本。 

  （注6） 冼星海：《创作杂记》11，见《冼星海全集》第一卷 第159页。 

  （注7） 冼星海：《创作杂记》12，见《冼星海全集》第一卷 第160页。 

  （注8） 冼星海：《古诗别情》歌集手稿首页，见《冼星海全集》第二卷 第322页。 

  （注9） 冼星海：《救亡歌咏在洛阳》，见《冼星海全集》第一卷 第22页。 

  （注10） 冼星海：《致中共“鲁艺”支部的自传》，见《冼星海全集》第一卷 第379页。 

  （注11） 转引自何平：《科普兰和他的音乐世界》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8月第一版 第270页。 

  （注12） 冼星海：《民歌研究》，见《冼星海全集》第一卷 第53页。 

  （注13） 冼星海：《创作杂记》4，见《冼星海全集》第一卷 第140页。 

  （注14） 冼星海：《创作杂记》4，见《冼星海全集》第一卷 第139页。 

  （注15） 冼星海：《创作杂记》5，见《冼星海全集》第一卷 第144页。 

  （注16） 冼星海：《我学习音乐的经过》，见《冼星海全集》第一卷 第103页。 

  （注17） 冼星海：《我怎样写〈黄河〉》，见《冼星海全集》第一卷 第37页。 

  （注18） 冼星海：《创作杂记》2，见《冼星海全集》第一卷 第130页。 

  （注19） 冼星海：《普遍的音乐》，见《冼星海全集》第一卷 第16页。 

  （注20） 冼星海：《我学习音乐的经过》，见《冼星海全集》第一卷 第99页。 

  （注21） 冼星海：《我学习音乐的经过》，见《冼星海全集》第一卷 第103页。 

  （注22） 冼星海：《现阶段中国新音乐运动的几个问题》，见《冼星海全集》第一卷 第126页。 



 

  （注23） 冼星海：《创作杂记》4，见《冼星海全集》第一卷 第135页。 

  （注24） 冼星海：《创作杂记》4，见《冼星海全集》第一卷 第139页。 

  （注25） 冼星海：《在抗战中纪念聂耳》，见《冼星海全集》第一卷 第45页。 

  （注26） 冼星海：《现阶段中国新音乐运动的几个问题》，见《冼星海全集》第一卷 第116页。 

  （注27） 冼星海：《追悼大众的歌手张曙先生》，见《冼星海全集》第一卷 第35—36页。 

  （注28） 冼星海：《边区的音乐运动》，见《冼星海全集》第一卷 第86页。 

  （注29） 冼星海：《“鲁艺”第三期音乐系》，见《冼星海全集》第一卷 第111页。 

  来源：省音协  作者：何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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